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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起点

1990 年春，我在阴雨中登上长
途大巴，从广东向北慢慢进入福建，
从一个采访换到另一个采访。这次的
目标是福州北部的连江县定海渔村。
定海湾沉船很多。中国和澳大利亚阿
德莱德大学以这里为培训基地，汇集
来自各地的一批年轻人，天天潜水，
充满激情地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连江刚刚散去前线的紧张气氛。
与我在 2019 年重返这里相比，那时
生活平静而单调。我结识的这批学
员，大多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骨干。

那段经历——被称为中国水下考
古事业的一个节点，至今还在各种场
合被反复提起。

我和崔勇也在定海相识。这家伙
遇到熟人就变成半个话唠，在水下的
体态远比在陆上优雅、耐看。那时好
年轻！憧憬总能抹去各种忧伤，浪漫
常与激情共存。后来我们甚至结伴启
程想去西沙，我去采访海军战士，他
要去找沉船……即使这样，当年聆听
中国水下考古奠基人俞伟超先生描述
未来时，我们依然难以意识到，中国
人会在“南海Ⅰ号”上投入了超越
30年时间。

崔勇：
我现在的职务是广东省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负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
水下考古发掘。具体承担项目就是

“南海Ⅰ号”。
参加定海培训时，我已在与“南

海Ⅰ号”打交道，参与接收打捞局移
交的247件文物。从1987年一直到现
在总共经历了 33 年吧。“南海Ⅰ号”
的各个勘探阶段和整体打捞，我都要
下水，没有断过。下潜都会被记录，
论次数我肯定是最多的。

于是，“南海Ⅰ号”在水下的位
置我就非常清楚。虽然船捞走了，但
我们还多次回访，使用磁力仪对遗址
下层进行物探。以后这里仍有很重要
的研究工作。

其实刚开始发掘时，并没想着要
把这个船的考古工作持续那么久。

“南海Ⅰ号”发现于我们国力尚不强
大的时候，再加上海况也不理想，所
以搁置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从定海做准备算起，这一离开，
就是11年。

这期间，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在
技术和经验上都在快速积累。考古人
已能独立完成项目全部流程作业，尝
试境外合作和远海勘探。所以那“离
开的 11 年”其实可以理解为是有意
识地将“南海Ⅰ号”藏了起来——自
己能找到，但外人找不到也不想让人
碰。队员们知道重归是早晚要做的
事。终究，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

“大家伙”。

时间胶囊

第二个节点在跨入 21 世纪之际
出现。

2001 年，在香港商人陈来发先
生捐助下，人们再次找到了这条船。
新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南海Ⅰ
号”保存的状况非常完整，大大超出
了人们以往的想象。

在“离开的 11 年”间，考古队
员已在中国沿海发掘了多艘沉船，没
有哪条的完整程度可与“南海Ⅰ号”
相比。还没有回到岸上，人们的想法
已经超越了对载货庞大“数量”的关
注，更关注起这艘船意味着多么庞大
的“信息量”。

崔勇：
此时我们就很清楚：要做一个非

常精细、非常完善的规划，才对得起
这个古人用这么悲壮的方式留下的丰
厚文化遗产。

通过这些年的发掘，我们对船体
已经了解得非常深刻了。这是一条比
较明显的“福船”，基本上可以肯定
就是在中国制造的。船料比如马尾松

等都可采于东南沿海，又和泉州后渚
港沉船非常接近。远洋贸易船是高度
集中地体现当时科技水平的载体，因
为要掌握很多知识：建造、航行、航
线和贸易。人们在船上要生活数月，
就要保障提有所有的生存元素。所
以，一条远航大船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生存单位和等级社会。我们认为“南
海Ⅰ号”比单一的墓葬或者单一的遗
址有更多的观察空间，可以被当作一
个“时间胶囊”：它就是当时历史的
横切面。反应了某一个时间的社会是
什么样子。

于是“南海Ⅰ号”在相关的文
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
多方面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信息，
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
运、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
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研究等都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时间胶囊”里能详细到什么
样？现在，借助整体打捞带来的便捷
优势，考古队员可以耐心进行精细发
掘。测绘精度已能达到毫米级别。一
些细小的信息都能放到“胶囊”中。
比如有很多动植物遗存、古人的头
发，船上生活的痕迹等等——他们甚
至还能找到咸鸭蛋。这可比水下提取
厉害多了。在浑浊的水下，细节都伴
随着抽水过程被一清而光了。

但在当时，这一切还尚未出现。
人们在想着创造某种方法，把“时间
胶囊”变为现实。资金已不算难事，
各种社会资源也开始对“南海Ⅰ号”
充满青睐与好奇。只是好不容易等来
的发掘机会又被自设的难题打断。既
然 11 年光阴都能挨过，那再额外加
上点动脑筋的工夫，大家都认为这点
耐心当然值得。

两次浪漫到狂

1936年6月，安阳小屯殷墟发掘
迎来过一次重要时刻。H127 坑内密

集甲骨堆积层被整体切割，运输到工
作室内进行研究。现在来到殷墟，还

能醒目地见到这个圆圆的、深深的窖
穴，它已成为殷墟世界遗产著名的价
值阐释地。考古学家李季先生曾称
之：“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
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
其他的精神满足。”到了2003年，整
天冥思苦想“南海Ⅰ号”的崔勇，突
然被电视机中播放的这段画面吸引住
了。第一个浪漫到狂的想法，一下子
蹦了出来：“连船带泥带文物一起捞
上来，怎样？”

这样的方式及规模，在世界水下
考古史上找不到先例。浪漫的狂念有
时也意味着异想天开。从 2003 年到
2007 年，为实现这个想法经历了从
概念方案到细化方案再到施工方案，
也 开 了 多 次 专 家 论 证 会 。 最 后 在
2005年，整体打捞方案才确定下来。

但在那时候，最终将“南海Ⅰ
号”沉箱吊出水面、装载到“重任
1601”驳船上的 4000 吨浮吊“华天
龙”号，还没有造好。

邀请广州打捞局加入到计划中，
也始自崔勇的主意。1989 年他曾随
打捞局最后一次去寻找莱茵堡号，出
海 26 天，结下许多友谊。“南海Ⅰ
号”此时的运气真是“顺风顺水”，

当崔勇前去游说当年船上的打捞局代
表时，对方已是广州打捞局的总工程
师和副局长。

工程师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
做现场调查。崔勇保证还会全程陪
同。2004年9月，广州打捞局调查船
在沉船海床上钻探，开始确定“风玫
瑰”“水玫瑰”（将风向、风速和流
向、流速按大小方向标成数据图，直
观就像一朵玫瑰花），测量回淤速率
以计算抽泥量。

2006 年 11 月 21 日，“华天龙”
号在上海振华港机公司正式移交给广
州打捞局。这座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
浮吊，“上岗”后首个任务就是去整
体打捞“南海Ⅰ号”。

但这故事还没结束，浪漫的狂念
一个接着一个……

崔勇：
整体打捞方案推进的同时，阳江

要为沉船专门建一个博物馆。我们就
同时做两件事情：一边是打捞方案的
制定和打捞准备，一个是为这个船的
安置准备。两件事要同步进行，而且
不能相隔太久：打捞上来没有博物馆
的话，沉船没地放；建好博物馆沉船
打捞不上来，那责任也就更大，因为
这个投入非常大。所以先建博物馆，
然后再打捞，也是一个很冒险、很疯
狂的行动啊。

但是从今天来看，这一切都非
常、非常的值。

不靠打捞量博得眼球

菲律宾洋流来自东北方，将珠江
口的泥沙冲得一律“右转”堆向西
南，恰好盖住了沉没在那里的“南海
Ⅰ号”。

淤积的泥沙厚达 30 米。这让考
古队员心存暗喜：水越脏、泥越厚的
地方，沉船被人为干扰的可能就越
小，保存的文物信息就会越多。

2013 年 11 月，真正意义上的发
掘正式开始，人们终于能在博物馆的
水晶宫内，静心实现“时间胶囊”的
愿望。

本次采访是在2020年4月的最后
一周完成的。崔勇还在阳江“南海Ⅰ
号”现场忙来忙去，每天断断续续和
我通话讨论。30 年过去了，他依然
健谈，但用词准确，少有废话。隔着
电脑和电话，就能感觉到那种烂熟于

胸的沉稳。
网上关于“南海Ⅰ号”的信息也

是层层叠叠，但几乎都在不由自主地
计算投入和产出能换算为多少金钱。
整个发掘进程中，崔勇只是一批批、
一代代人中的普通一员。对于他们所
有人来说，“南海Ⅰ号”早已不用靠
惊人的打捞量和比对那些小钱去博得
世人的眼球了。

崔勇：
“南海Ⅰ号”在学术上的地位非

常重要。很多瓷器、陶器底部都写有
墨书，有文字标注。于是我可以精确
到船是哪一年沉的。这一船 18 万件
器物，都是包含同一个时代的各种各
样的信息，在考古学上它具有标型器
的作用。以后在别的地方发现其他瓷
器不好断代的时候，就可以和“南海
Ⅰ号”进行比对，那样可以把年代卡
得很准。

同时，我们的发掘方法、保护方
法，后期田野考古的精细发掘，都对
整个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007 年至 2013 年，为了等待最
佳发掘方案，“南海Ⅰ号”在模拟的
海况中又封存了6年。2009年首次试
掘，目的是评判打捞水平。结果发现
船正正地放在了沉箱的中间，沉箱甚
至都没有挨到船边。随后在 2011 年
进行的第二次试掘却发现了难题：水
晶宫的体量非常大，带水发掘时，水
的过滤量将非常大，这就造成难以确
保提供所需的能见度。于是人们又放
缓了步伐，开始比对更多的方法。除
了传统的水下发掘，人们还试验了

“滩涂”方案和把水放到发掘需要的
深度、露出空气的部分喷淋保水的

“保水”方案。
考古队员在“南海Ⅰ号”上表现

出的严谨，真的值得在考古发现成果
之外，再获得一次“耐心奖”。

耐心的回报

2019 年 6 月，考古队员清完船
货，见到了“南海Ⅰ号”的船底。

崔勇：
把船货清理完了，意味着“南海

Ⅰ号”又到了一个节点。2011 年试
掘，我们从平面上证明了打捞成功；
到了 2019 年，我们看到船底也没有
在施工中受到破坏，这从立体立面上
也证实了成功。

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欣慰呀。
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发掘

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激荡
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
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
后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沉
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
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

那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崔勇：
按照水下考古通常的方式，“南

海Ⅰ号”进入考古后期的保护阶段。
这个周期会很长，整个保护过程和对
观众的展示可以同时进行。在成熟的
方案下，我不担心以后的保护会出大
问题，也不担心展示会出大问题。

“南海Ⅰ号”已经成为一个经典
的水下考古项目了。

……
“南海Ⅰ号”的发现、调查、搁

置、制订方案、打捞和科考发掘过
程，发生在一个向上、进取、百舸争
流的社会发展时期；同时，那又是一
个信息进入碎片化流行的时代。人们
谋求快速进步时，觊觎捷径，更容易
抛弃坚守和坚持。“南海Ⅰ号”一代
代人的共识、接棒，社会各种资源的
合力，这时就凸显出可贵。积累和创
造的过程非常漫长，创造者和他们所
做的一切，也时常被世人忽略。但后
人甚至今后的世界却不会忘却，或者
绕不过去。

耐心成就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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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叫“南海Ⅰ号”

根据考古原则，一个遗址在发现后命名时，要包含地域和
地名。“南海Ⅰ号”位于南海，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第一条
沉船。当时俞伟超先生特意将其命名为“南海Ⅰ号”。

其实也曾有个“南海Ⅱ号”

2007年，在“南海Ⅰ号”进行整体打捞同时，在广东汕头
的南澳岛也发现了一条新沉船。受到“南海Ⅰ号”名气的带
动，当时就开始叫出了“南海Ⅱ号”。后来经过讨论，觉得“南
海Ⅰ号”这种命名方法，也就适合具体使用在这条南宋沉船
上。新命名时应更加细化，标示出具体地名。所以“南海Ⅱ
号”更改为“南澳Ⅰ号”。

“南海Ⅰ号”——
水下考古的耐心与回报

本报记者 齐 欣

•2003 年 11 月 整体打捞概念
性方案通过专家论证。
•2004 年 12 月 广东海上丝绸
之路博物馆奠基。
•2004 年 9 月 广州打捞局进
行整体打捞勘探。
•2007 年 4 月至 12 月 “南海
Ⅰ号”整体打捞。
•2007年12月28日 “南海Ⅰ
号”进入博物馆。

•2007年至2013年 打捞后封存
6年。
•2009、2011年 试掘。
•2009 年 12 月 24 日 广东海上
丝绸之路博物馆开馆。
•2013年11月 考古阶段开始。

• 2019 年 国家文物局宣布，
“南海Ⅰ号”发掘文物已经达
到了18万件。

•2001年4月 重启调查。
• 2002 年 3 月至 5 月 打捞出
4000余件文物。
•2001 年至 2004 年 共进行 8
次物探调查和试掘。

上图是考古队员绘制的“南海Ⅰ号”沉船全景素描图。观测
角度是从沉船右后侧俯视船头方向。围绕沉船四周的是沉箱壁。

早期的考古现场都会采用带有透视方法的素描速写方法进行
现场记录。半坡遗址、广州南越王墓考古现场都曾专门请画家到
现场绘制素描图。此图绘制于2015年12月。作为现场发掘的参
与者，作者负责现场测绘和画图的工作，每天都留意着沉船随着
发掘进度而产生的变化。

2013年2月开始发掘时，沉船表面覆盖着厚厚的海泥和凝结
物，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才把沉船上表面、四周清理干净。2015
年年末时才露出图中状态。

这张图记录了发掘工作已经暴露出整船的隔舱板、船壳板，
但还没有进入船舱内发掘。整条船除艏尖舱已不存外，可以辨识
出 14 个舱，残长 21.91 米，宽 9.87 米。可以看出船头和个别船
舱、船艉右后侧有少量凝结物，其它舱都已暴露出船舱里面的陶
瓷器。

沉船上层驾驶室、楼垛、生活室等已经不复存在。在海洋生
物的吞噬、海水腐蚀和现代渔业的干扰下，沉船表面遗存很难保
留下来。从国内外情况来看，在同期木质沉船中，“南海Ⅰ号”
已是保存最好的了。 （林唐欧）

“南海Ⅰ号”露出全貌的时刻

林唐欧绘林唐欧绘

1990年定海水下考古培训时，记者 （照片左二）
也曾下水，设法近距离观察遗址状况和队员们的工
作。崔勇 （照片右一） 是记者在水下的守护人之一。

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是最早详细报道中国水下考古
事业发展的新闻媒体。 （本报资料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4月26日。考古队员
拍到了他们领队崔勇做现场评估的场景。在沉船
的外围，已经进展到发掘外侧反斜面位置，此时
支护要预防船向下和向外的移位。支架太疏带来
风险，太密则会影响发掘。 邓嘉韶摄

“华天龙”号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时的壮观
场面。这也是“南海Ⅰ号”科考发掘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节点。（图片来源：广州打捞局网站）

延伸阅读 ———

•1987 年 中英合作寻找东印
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意外发
现了“南海Ⅰ号”。同年，中
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成立。
•1989 年冬季 中日合作进行
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
•1990 年春季 中澳合作在定
海村进行水下考古培训。
•随后的 11 年间，“南海Ⅰ
号”一直处于静静的“搁置”
状态。


